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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赋的创作，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转型发展期。在名词铺排文本建构上，这一时期的赋也

跟汉赋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模式上趋向简约化，连续铺排的名词与名词句在

数目上有所减少；二是在审美倾向上不追求铺排壮势的效果，而是注重在增添作品画面感的同时，对赋的语

言节奏予以调节，从而使赋在文字表现上更趋自由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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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名词铺排”［１］，是汉语中一种非常独特的语

言现象。之所以说它非常独特，是因为它遣词造

句根本不用动词，在古代汉语中甚至不用结构助

词、介词等虚词，纯粹以名词铺排的形式呈现，在

语法结构上跟其前后的其他语句没有纠葛，自成

一个独立表义的语言单位。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典

型的例子：

　　（１）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

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

马致远《越调·天净沙·秋思》）

例（１）是元曲中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名篇，其中的

前三句就是我们所说的名词铺排文本。从句法上

分析，它的结构是：“（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

马”，属六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从语境与语义上看，这三

句居于全曲的开篇，在它之前没有其他语句，因此

就没有跟其前句的语法纠葛问题。在它之后的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二句，则是各有动词的

普通主谓句，跟这三句也无语法结构上的纠葛。

再看这三句之间的关系，明显是彼此并列的，互不

充当彼此的语法结构成分。因此，“枯藤老树昏

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是一个独立表

义的语言单位，即我们所说的“名词铺排文本”。

名词铺排，表面上看是汉语中一种句法特异

的语言现象，实质上则是汉语表达中有意突破语

法常规的修辞现象。因此，汉语修辞学界有人将

这种现象命名为“列锦”辞格［２］。正因为名词铺排

事实上是一种修辞现象，因此它在表达上就有超

越常规的审美情趣，经常出现于文学作品中。上

文马致远的这首元曲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

超高的知名度，就是因为它在审美上有着独特的

魅力。三个名词句连续铺排而下，以景语代情语，

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漂泊游子的孤独之感通过

画面凸显出来，让人思之味之，感慨无限。

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名词铺排并非始于元曲，

而是古已有之。根据我们的考证，早在先秦时期，

《诗经》中已有先例。《召南·草虫》篇：“莭莭草

虫，??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其中“莭莭

草虫，??阜螽”二句，“便是两个各自独立且彼此

对峙的名词句，属于以名词铺排的列锦修辞格运



用。”［３］还有《小雅·斯干》篇：“秩秩斯干，幽幽南

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无相犹矣”，其中“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两句，亦为

相同类型的名词铺排文本。不过，从发生学的视

角来看，诸如《诗经·召南·草虫》篇“莭莭草虫，

??阜螽”之类的名词铺排文本建构，虽然以现代

审美视角来观察极具意境之美，但这种美恐怕并

非诗人主观上有意识的审美追求，因为诗句“先以

‘莭莭’之声领起，由声及物，引出发出‘莭莭’之声

的主体‘草虫’（即蝗虫，即蝈蝈）；再以‘??’（跳

跃之状）之形象领起，由远及近，引出‘阜螽’（蚱

蜢）。创意造言没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完全是诗人

不经意间的妙语天成。按照人的思维习惯，往往

是先听到一种声音，然后再循声去寻找发出声音

的物体；或是先远远看到某物活动的朦胧形象，再

靠近细看活动的主体（人或动物）。因此，诗人以

‘莭莭’居前，‘草虫’在后，‘??’领起，‘阜螽’追

补的语序所建构出来的修辞文本‘莭莭草虫，??

阜螽’，即使有类似现代电影‘蒙太奇’手法的画面

审美效果，也不是人工雕凿出来的美”［４］。

尽管《诗经》中的名词铺排文本建构并非诗人

有意为之，但客观上所呈现出以叠字领起的犹如

双玉相叩的韵律美感，是让人切实感受得到的。

正因为如此，汉代的诗人从中受到了启发，得到了

创作灵感。于是，我们便在汉乐府古诗或古辞中

看到了许多摹拟《诗经》的名词铺排文本建构。如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古诗十九首·青青

河畔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古诗十九

首·迢迢牵牛星》）、“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

（《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山上亭，皎

皎云间星”（汉乐府古辞《长歌行》）等等。

此外，汉代的赋家在这方面也有很强的审美

自觉性。根据我们的调查与研究，汉赋中的名词

铺排文本建构数量虽然不多，但在结构模式上却

非常丰富，共有八种之多。而汉诗中只有两种：一

是继承《诗经》所创的模式，即“ＮＰ，ＮＰ”（叠字领

起）式；一是自创的“ＮＰ，ＮＰ”式。可见，汉代赋家

在名词铺排文本建构方面是非常用心的，其在文

本建构的审美自觉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名词铺排结构模式上，赋

也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

上文我们说过，汉赋在名词铺排结构模式上

的创造共有八种，分别是：（一）四言成句的“ＮＰ，

ＮＰ”式，如：“忘忧之馆，垂条之木。枝逶迟而含

紫，叶萋萋而吐绿”（枚乘《柳赋》）。（二）四言成句

的“ＮＰ，ＮＰ，ＮＰ，……”式，如：“于是使伊尹煎熬，

易牙调和。熊蹯之，芍药之酱，薄耆之炙，鲜鲤

之鱼会，秋黄之苏，白露之茹。兰英之酒，酌以涤口”

（枚乘《七发》）。（三）二言成句的“Ｎ，Ｎ，Ｎ，……”

式，如：“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

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

论”（班固《西都赋》）。（四）四言成句的“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式，如：“阳鱼腾跃，奋翼振鳞。誇

誒鑆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叶紫茎”（枚乘

《七发》）。（五）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式，如：“饰华榱与璧，流景曜之

韦华晔。雕楹玉
$

，绣縉云楣。三阶重轩，镂槛文

。右平左域，青琐丹墀”（张衡《西京赋》）。（六）

“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Ｎ”式，如：“其

东则有蕙圃，蘅兰芷若，芎隱菖蒲，江蓠蘼芜，诸柘

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司马相如《子虚赋》）。

（七）四言成句的“ＮＰ”式，如：“于是乎崇山矗矗，

阘?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
%

，九萯
&

辝”（司马

相如《上林赋》）。（八）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式，

如：“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榭，室屋崇高”

（扬雄《逐贫赋》）（划线的部分皆是名词铺排）。

根据我们对现存魏晋南北朝赋的调查与研

究，发现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赋在名词铺排结构模

式上对汉赋的继承，主要有如下两种情况。

１．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式

这种结构模式，是汉赋的创造，跟《诗经》所创

造的以四言成句且以叠字领起的模式不同。魏晋

南北朝时代的赋中再次出现这种结构模式，乃是

对汉赋所创模式的直接继承与沿用。不过，根据

我们对现存魏晋南北朝赋的考察，这种结构模式

的名词铺排并不多，目前我们只找到如下一例：

　　（１）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

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内则议殿爵堂，武

义虎威。宣化之闼，崇礼之闱。华阙双邈，重

门洞开。金铺交映，玉题相晖。（晋·左思

《蜀都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１）的结构是：“（宣化之）闼，（崇

０５



礼之）闱”，属“ＮＰ，ＮＰ”式。从语境与语义上看，

它跟其前句“内则议殿爵堂，武义虎威”、后句“华

阙双邈，重门洞开”皆无语法结构上的纠葛，属于

独立表义的语言单位，因此是名词铺排文本。它

居于正常叙述的赋文之中，犹如两幅静止画或电

影的两个特写镜头，不仅具有鲜明的画面效果，拓

展了赋的意境，也调节了赋的语言节奏，使赋的文

字显得自由灵动。

２．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

这种结构模式，在先秦两汉诗歌中没有出现，

是由汉赋作家创造出来的。魏晋南北朝赋中虽有

继承沿用之例，但也只偶尔有见：

　　（２）泽葵依井，荒葛薻涂。坛罗虺蜮，阶

斗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风嗥雨啸，昏

见晨趋。饥鹰厉吻，寒鸱吓雏。（南朝宋·鲍

照《芜城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２）的结构是：“（木）魅＋（山）

鬼，（野）鼠＋（城）狐”，属“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式。从语境与语义上看，它跟其前句“坛罗虺蜮，

阶斗鼯”、后句“风嗥雨啸，昏见晨趋”皆无语法

结构上的纠葛，因为这前后四句都各有动词，是主

谓结构的完整句。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木魅山

鬼，野鼠城狐”是一个独立表义的语言单位，属于

名词铺排文本。由于它以名词短语构句，跟赋中

其他有动词的正常句子不一样，因而既有力地调

节了作品的语言节奏，又为作品增添了鲜明的画

面感，从而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意境与审美情趣。

除了在结构模式上继承汉赋，魏晋南北朝赋

也有独到的创新。根据我们对这一时期现存赋的

考察，发现有如下五种属于汉赋没有的创新。

１．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叠字领起）式

这种结构模式，早在先秦时代的《诗经》中就

已经创出。但是，在汉赋中一直没有运用。因此，

从赋体来看，魏晋南北朝赋中出现这种名词铺排

结构模式，亦算是赋家的创新。根据我们对现存

魏晋南北朝赋的考察，发现这种结构形式的名词

铺排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相当普遍，特别是晋人左

思最爱这种结构模式。如：

　　（３）赴险凌虚，猎捷相加。皎皎白间，离

离列钱。晨光内照，流景外蔱。（三国魏·何

晏《景福殿赋》）

（４）于时运距阳九，汉网绝维。奸回内

，兵缠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

燎，变为煨烬，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内，绳

绳八区，锋镝纵横，化为战场，故麋鹿寓城也。

伊洛榛旷，崤函荒芜。临牢落，鄢郢丘墟。

而是有魏开国之日，缔构之初。万邑譬焉，亦

独麋之与子都。培觩之与方壶也。（晋·

左思《魏都赋》）

（５）凭太清以混成，越埃鉏而资始。藐藐

标危，亭亭峻趾。临焦原而不恍，谁劲捷而无

犭思（晋·左思《魏都赋》）

（６）樵苏往而无忌，即鹿纵而匪禁。裀裀

穅野，奕奕亩。甘荼伊蠢，芒种斯阜。西门

溉其前，史起灌其后。（晋·左思《魏都赋》）

（７）比沧浪而可濯，方步緿而有逾。习习

冠盖，莘莘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让衢。（晋

·左思《魏都赋》）

（８）琼枝抗茎而敷蕊，珊瑚幽茂而玲珑。

增冈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对矲，石室相距。

蔼蔼翠幄，??素女。江斐於是往来，海童於

是宴语。斯实神妙之响象，嗟难得而
"

缕！

（晋·左思《吴都赋》）

（９）咨尔白发，观世之涂。靡不追荣，贵

华贱枯。赫赫阊阖，蔼蔼紫庐。弱冠来仕，童

髫献谟。甘罗乘轸，子奇剖符。（晋·左思

《白发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３）至例（９）的结构分别是：“（皎

皎）白间，（离离）列钱”（白间，青琐之侧，以白涂

之，谓之白间。列钱，金盌也。西京赋曰：金盌衔

璧，是为列钱）、“（翼翼）京室，（眈眈）帝宇”“（殷

殷）寰内，（绳绳）八区”二句、“（藐藐）标危，（亭亭）

峻趾”“（裀裀）穅野，（奕奕）亩”“（习习）冠盖，

（莘莘）蒸徒”“（蔼蔼）翠幄，（??）素女”“（赫赫）

阊阖，（蔼蔼）紫庐”（阊阖，天门，此指宫门。紫庐，

宫殿），均属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叠字领起）式。

从语境与语义考察，它们都是独立表义的言语单

位，跟其前后句既无语法上的结构纠葛（它们前后

的语句都各有动词，语法结构上是完足的），也无

语义上的直接关涉（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因

此，可以确认它们都是名词铺排文本。由于它们

都由名词短语构句，因而接受上便有一种静止画

的审美效果。又因它们都处于赋的中间位置，所

以在接受上又很像是电影叙事中突然插入的两个

１５



特写镜头，不仅画面感非常强，而且与其他有动词

的句子对比别具一种动静结合的美感，更有一种

“万绿丛中一点红”的画面效应。至于以叠字领

起，二句并立，则又有一种视觉上对称平衡之美与

听觉上的双玉相叩的韵律之美。

２．六言成句的“ＮＰ，ＮＰ”式

这种结构模式，在先秦两汉的诗歌中没有，在

汉赋中也没有，属于魏晋南北朝赋的创造。不过，

应该指出的是，汉诗中已有五言成句的非叠字领

起的“ＮＰ，ＮＰ”式名词铺排。因此，从来源上说，

魏晋南北朝赋中这种名词铺排模式也可算是汉诗

的沿用。不过，诗与赋是不同文体，因此这一结构

模式仍算是赋的创新。根据我们对现存魏晋南北

朝赋的调查，目前能找到的例证，都是出自北朝作

家庾信之手。如：

　　（１０）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

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

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

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

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李?。落

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

之谷。（北周·庾信《小园赋》）

（１１）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

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

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
#

醅。芙蓉

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

捧琴至，文君送酒来。（北周·庾信《春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１０）、例（１１）的结构分别是：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吹箫弄玉

之）台，（鸣佩凌波之）水”，均属“ＮＰ，ＮＰ”式。从

语境与语义考察，它们跟其前后句无语法结构上

的纠葛，是赋中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因此可以确

认是名词铺排文本。它们以六言成句，并立对峙，

独立于赋中，既舒缓了作品的节奏（跟其他四言句

对比），又增加了作品的画面感（名词短语句具有

静止画的效果），对于提升作品的意境，增强作品

的审美情趣明显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３．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叠字领

起）式

这种结构模式，在先秦两汉的诗歌中没有出

现。汉赋中虽出现了类似结构的名词铺排，也是

四言成句，但不以叠字领起。可见，魏晋南北朝赋

中的这种名词铺排是源自汉赋，但又与汉赋不同，

有自己的创新，似乎回归到《诗经》所创的模式。

根据我们对现存魏晋南北朝赋的调查，目前只在

晋人左思的赋中发现如下一例：

　　（１２）?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

为行雨。水澍粳薓，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

油麻
$

。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

李荫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晋·左思

《魏都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１２）的结构是：“（黝黝）桑＋柘，

（油油）麻＋'

”，属“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从

语境与语义考察，它是一个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

因为它之前的两句“水澍粳薓，陆莳稷黍”，各是一

个语法结构完整的主谓句。前句的主语是“水”，

谓语动词是“澍”（灌溉、滋润），宾语是“粳薓”（两

种水田作物）。后句的主语是“陆”，谓语动词是

“莳”（移植、栽种），宾语是“稷黍”（两种旱地谷

物）。它之后的两句“均田画畴，蕃庐错列”，也是

语法结构完整的主谓句。前句是个比喻句，主语

是“均田”，谓语是“画畴”（省略喻词“像”）；后句是

个一般主谓句，“蕃庐”是主语，“错列”是陈述描写

主语“蕃庐”怎么样的谓语。可见，“黝黝桑柘，油

油麻
'

”是一个典型的以四言成句且以叠字领起

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名词铺排文本，跟《诗

经》中的名词铺排文本如出一辙，不仅画面感十

足，而且叠字的运用让非诗体的赋别具一种双玉

相叩的韵律美感。

４．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ＮＰ”式

这种结构模式，在汉赋中没有出现，属于魏晋

南北朝赋的创造。不过，从现存的魏晋南北朝赋

来看，只是北周庾信个人的创造，在其他人的作品

中没有出现。而且在庾信的作品中，目前也只发

现如下一例：

　　（１３）匠石惊视，公输眩目。雕镌始就，剞

劂仍加。平鳞铲甲，落角摧牙。重重碎锦，片

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若夫松子、古

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
%

千年。秦则大

夫受职，汉则将军坐焉。（北周·庾信《枯树

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１３）的结构是：“（重重）（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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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片）（真）花。（纷披）草＋树，（散乱）烟＋霞”，

属“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从语境与语

义考察，这四句属于一个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

因为它之前的“平鳞铲甲，落角摧牙”两句，都是各

有谓语动词的主谓句。而它之后的“若夫松子、古

度、平仲、君迁，森梢百顷，槎
(

千年”诸句，则是以

“若夫”为标记开始了另一个话题，在语义上不与

其发生直接的关涉。可见，“重重碎锦，片片真花。

纷披草树，散乱烟霞”是一个名词铺排文本，置于

赋中就像电影叙事中插入的四个特写镜头及镜头

组合，不仅给作品增添了鲜明的画面效果，拓展了

意境，而且还调节了赋的语言节奏，使文字显得灵

动自由。

５．四言成句的“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

这种结构模式的名词铺排，也是魏晋南北朝

赋的创造。就现存的魏晋南北朝赋考察，只在北

朝作家庾信作品中出现过如下一次：

　　（１４）苔始绿而藏鱼，麦才青而覆雉。吹

箫弄玉之台，鸣佩凌波之水。移戚里而家富，

入新丰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
#

醅。芙蓉

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

捧琴至，文君送酒来。（北周·庾信《春赋》）

从句法上分析，例（１４）的结构是：“（芙蓉）（玉）碗，

（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芙

蓉玉碗”，意为绘有芙蓉的金碗；“莲子金杯”，意为

绘有莲子的金杯。“新芽竹笋”，意为抽出新芽的

竹笋）。从语境与语义上看，这四句跟其前句“石

榴聊泛，蒲桃
)

醅”、后句“绿珠捧琴至，文君送酒

来”皆无语法结构上的纠葛，因为它的前后两句每

句都有主语和谓语动词。可见，这四句是独立表

义的言语单位，属于名词铺排文本。这一文本置

于赋中，由于跟其他句子在结构上都不一样，易于

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这四句都是以名词短语

构句，客观上具有一种静态的画面效果，有利于拓

展作品的意境，提升作品的审美情趣。

三

魏晋南北朝赋，跟汉赋特别是西汉时代的汉

大赋极尽铺采詀文的风格不同，它在语言表现形

式上非常接近骈体文。因此，魏晋南北朝赋中的

名词铺排也跟汉赋中的完全不同，连续铺排的名

词短语句最多不超过四个。出现频率比较高的名

词铺排结构模式都是以对句形式呈现且以四言成

句的“ＮＰ，ＮＰ”式或是“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其

中以叠字领起的形式最为流行。这说明此时期赋

家建构名词铺排文本的审美倾向完全不同于汉赋

作家，他们不追求铺排壮势的效果，而是注重在增

添作品画面感的同时，对赋的语言节奏予以调节，

从而使赋在文字表现上更趋自由灵动。

除了审美倾向上跟汉赋有所差异外，魏晋南

北朝赋中类似于名词铺排而实非名词铺排的情形

也较多。通过调查与分析，魏晋南北朝赋中如下

几种情况都不是名词铺排文本，需要予以厘清。

１．有些名词短语句，看起来像是单句形式的

名词铺排文本，实则是其后一句的主语（或话题主

语）。如：

　　（１）长庭砥平，锺?夹陈。风无纤埃，雨

无微津。岩岩北阙，南端荄遵。竦峭双碣，方

驾比轮。西辟延秋，东启长春。用觐群后，观

享颐宾。（晋·左思《魏都赋》）

例（１）“岩岩北阙”，在结构上是“ＮＰ”式，表面上看

起来是单句形式的名词铺排文本，实际并不是，而

是后句“南端荄遵”的主语。两句实际是一个句

子，即“岩岩北阙乃南端荄遵”（荄，所。遵，是动

词）。因为是赋，要写成“四四”句式，所以主语与

谓语分成两句。“竦峭双碣”，情况亦然，也不能独

立成句，只是随后的“方驾比轮”的主语（方驾，并

驾），也不是名词铺排。

２．有些名词短语句，看起来像是对句形式的

名词铺排文本，实则是后一句的主语（或话题主

语）。如：

　　（２）两学齐列，双宇如一，右延国胄，左纳

良逸。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或升之堂，或入

之室。（晋·潘岳《闲居赋》）

（３）望江南兮清且空，对荷花兮丹复红。

卧莲叶而覆水，乱高房而出丛。楚王暇日之

欢，丽人妖艳之质。且弃垂钓之鱼，未论芳萍

之实。（南朝梁·简文帝萧纲《采莲赋》）

（４）树以嘉木，植以芳草。悠悠玄鱼，韇

韇白鸟。沈浮翱翔，乐我皇道。若乃虬龙灌

注，沟洫交流。（三国魏·何晏《景福殿赋》）

（５）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

树賣，游鳞韕韒，菡萏敷披，竹木蓊蔼，灵果参

差。张公大谷之梨，溧侯乌蓈之柿，周文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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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植。（晋·潘岳

《闲居赋》）

（６）月入歌扇，花承节鼓。协律都尉，射

雉中郎。停车小苑，连骑长杨。金鞍始被，柘

弓新张。拂鹿看马埒，分朋入射堂。（北周·

庾信《春赋》）

（７）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边多解神。

树下流杯客，沙头渡水人。镂薄窄衫袖，穿珠

帖领巾。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

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北周·

庾信《春赋》）

（８）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

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菌，长

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北周·庾信

《小园赋》）

例（２）至例（８），或是以两个名词短语句并列的形

式出现，或是以四个名词短语句并列的形式出现，

看起来都非常像是名词铺排文本。实际上通过对

上下文语境与语法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它们都

不是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不能构成名词铺排文

本，而只是其后一句或两句的主语（或话题主语）。

如例（２）的“祁祁生徒，济济儒术”，是两个“ＮＰ”式

名词短语并列，都是充当其后两句“或升之堂，或

入之室”的主语，在逻辑上表示或然关系。例（３）

的“楚王暇日之欢，丽人妖艳之质”，意为“暇日之

欢的楚王，妖艳之质的丽人”，也是两个“ＮＰ”式名

词短语并列，皆作后两句“且弃垂钓之鱼，未论芳

萍之实”的主语；例（４）的“悠悠玄鱼，韇韇白鸟”，

以两个“ＮＰ”式名词短语联合的方式充当后两句

“沈浮翱翔，乐我皇道”的主语（动词“沈浮”呼应前

句的“玄鱼”，动词“翱翔”呼应前句的“白鸟”，“乐

我皇道”则呼应前两句）。例（５）的“张公大谷之

梨，溧侯乌蓈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

李”，是四个“ＮＰ”式名词短语句联合起来做“靡不

毕植”的主语。例（６）的“协律都尉，射雉中郎”，都

是后两句“停车小苑，连骑长杨”的主语（即都尉、

中郎都有“停车”“连骑”的动作）。例（７）的“树下

流杯客，沙头渡水人”是主语，随后的两句“镂薄窄

衫袖，穿珠帖领巾”是谓语，用以描述前两句“流杯

客”（曲水流觞之人）、“渡水人”的衣着打扮情状。

例（８）的“连珠细菌，长柄寒匏”，意为“紧密如连珠

的细菌（因为园小，细菌无处可长），伸出长柄的寒

匏（因为园子小，匏无处可容，只能伸出长柄）”，属

于“ＮＰ，ＮＰ”式结构，共同做“可以疗饥，可以栖

迟”的主语，描写园主人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

３．有些由多个名词短语句构成的名词短语句

群，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实则是其后一句的主

语。如：

　　（９）於是乎长鲸吞航，修鲵吐浪。跃龙腾

蛇，鲛鲻琵琶。王鲔?鲐，鱼印龟?鱼昔。乌贼拥

剑，句黾鬽鲭鳄。涵泳乎其中。（晋·左思《吴

都赋》）

（１０）鸟则&

鸡??，
'

鹄鹭鸿。颒?避

风，候雁造江。髙??渠鸟，青鸟鹤風仓鸟。鹳鸥益鸟

鸬，泛滥乎其上。湛淡羽仪，随波参差。（晋

·左思《吴都赋》）

（１１）山鸡归飞而来栖，翡翠列巢以重行。

其琛赂则琨瑶之阜，铜锴之垠。火齐之宝，骇

鸡之珍。
(

丹明玑，金华银朴。紫贝流黄，缥

碧素玉。隐赈崴嵬衣，杂插幽屏。精曜潜颖，薊

絩山谷。（晋·左思《吴都赋》）

（１２）若夫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

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

马之玩；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南朝宋·

鲍照《芜城赋》）

（１３）其深则有白鼋命鳖，玄獭上祭。

鲔鳟鲂，鱼是 鳢鲨
)

。差鳞次色，锦质报章。

（晋·左思《蜀都赋》）

例（９）至例（１３）诸例均有诸多名词短语句连续铺

排，但从上下文语境与语法结构上分析，都不是可

以独立表义的言语单位，因而皆不是名词铺排文

本。例（９）的“跃龙腾蛇，鲛鲻琵琶。王鲔?鲐，鱼印

龟?鱼昔。乌贼拥剑，句黾鬽鲭鳄”六句，每句都是由

两个或多个表示水生动物的专有名词联合构句

（“跃龙”，指飞跃之龙；腾蛇，指腾挪之蛇；“鲛”，海

鲨；“鲻”，鲻科鱼类；琵琶，鱼名，以其形状得名；

“王鲔”，大鲔鱼；“?鲐”，河豚的别称；“鱼印”，一种

海鱼；龟，水陆爬行动物；“?”，一种凶猛的海鱼；

“鱼昔”，一种鲨鱼；“乌贼”，即墨鱼；“拥剑”，一种海

鱼，以形状得名；“句黾鬽”，龟类动物；“鲭”，一种海

鱼；“鳄”，指鳄鱼），整体结构上是“ＮＰ＋ＮＰ，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Ｎ＋Ｎ＋Ｎ，ＮＰ＋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式，表面像是名词铺排，实际上只

是其后一句“涵泳乎其中”的主语（这六句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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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鲸吞航，修鲵吐浪”两句，每句各有动词，是两

个主谓句，与这六句无结构上的关涉）。例（１０）的

“髙??渠鸟，青鸟鹤風仓鸟。鹳鸥益鸟鸬”三句，每句亦是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示鸟类的专有名词联合构

句（“髙?”，一种水鸟，大于鸳鸯，俗称紫鸳鸯；“?

渠鸟”，一种鸟，似鸭而鸡足；“青鸟鹤”，中国南方的一

种水鸟；“風”，即秃風，俗称
*

老鸟；“仓鸟”，或谓麋舌鸟，

或谓传说中的九头怪鸟；“鹳”，一种大型候鸟，形

似白鹤；“鸥”，海鸥；“益鸟”，一种水鸟，形似鹭而大；

“鸬”，即鸬鹚，善捕鱼），整体结构上是“ＮＰ＋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Ｎ＋Ｎ＋Ｎ＋Ｎ”式，俨然就是一个

名词铺排文本，其实不是，而是其后一句“泛滥乎

其上”的主语（合前三句，意谓众鸟浮游于水上。

“髙??渠鸟，青鸟鹤風仓鸟。鹳鸥益鸟鸬”之前的两句“颒

?避风，候雁造江”，每句各有动词，各是一个主谓

句，与此三句在语法与语义上皆无涉）。例（１１）的

“火齐之宝，骇鸡之珍。
+

丹明玑，金华银朴。紫

贝流黄，缥碧素玉”六句，每句各由一个或两个表

示玉石珍宝名称的专有名词单独或联合构句（“火

齐”“骇鸡”“
+

丹”“明玑”“金华”“银朴”“紫贝”“流

黄”“缥碧”“素玉”，各是一种珍宝名称），在整体结

构上是“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ＮＰ＋ＮＰ”式，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实际上并不

是，而只是其后两句“隐赈崴嵬衣，杂插幽屏”（赈、

插，皆动词）的主语。例（１２）的“藻扃黼帐，歌堂舞

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

鱼龙爵马之玩”六句，每句各由一个名词短语或是

两个名词短语构句（“藻扃”，指雕花之门。“黼

帐”，指绣花之帐。“璇渊”，指玉池。“碧树”，指玉

树。弋林，指射鸟之所。“钓渚”，指钓鱼之岛），在

整体结构上是“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ＮＰ”，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实则是六句联合起来

共同充当其后句“皆薰歇烬灭，光沉响绝”的主语。

例（１３）的“鲔鳟鲂，鱼是鳢鲨,

”两句，每句各由两

个以上的表示鱼类的专有名词联合构句（“”，鲟

鳇鱼的古称；“鲔”，即鲔鱼，古书上指鳟鱼；“鳟”，

即鳟鱼；“鲂”，鲤科鱼；“鱼是”，同“?”，大鲇；“鳢”，

俗称黑鱼、乌鱼；“鲨”，即鲨鱼；“
,

”，古书上所说

的黄颡鱼），在整体结构上是“Ｎ＋Ｎ＋Ｎ＋Ｎ，Ｎ＋

Ｎ＋Ｎ＋Ｎ”式，表面看是名词名词铺排，实则不

是，而是其后的两个描写句“差鳞次色，锦质报章”

的主语。

４．有些由多个名词短语句构成的名词短语句

群，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文本，实则是其前一句动

词的宾语与后一句的主语，属于语法上的兼语成

分。如：

　　（１４）其间则有琥珀丹青，江珠瑕英。金

沙银砾，符采彪炳，晖丽灼烁。于后则却背华

容，北指昆仑。（晋·左思《蜀都赋》）

例（１４）的“江珠瑕英。金沙银砾”两句，在结构上

是“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表面看起来是名词铺

排文本，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从上下文语境与语

法结构上分析，“江珠瑕英。金沙银砾”两句是承

上一句“其间则有琥珀丹青”而来，跟“琥珀丹青”

一样，是动词“有”的宾语。而再往下看，“江珠瑕

英。金沙银砾”又与“符采彪炳，晖丽灼烁”有割不

断的关系，从语法上看是其主语。可见，“江珠瑕

英。金沙银砾”两句在本质上不是名词铺排文本，

而是一个兼语成分。

５．有些由多个名词短语句构成的名词短语句

群，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文本，实则是其前一句动

词的宾语。如：

　　（１５）尔其水物怪错，则有潜鹄鱼牛，虎蛟

钩蛇。譔虫緁鲎?，鲼央黾儿黾麻黾。王珧海月，土肉

石华。三蹸虾江，鹦螺?蜗。趜蘌腹蟹，水母

目虾。紫羍如渠，淇蚶专车。晾蚌曜以莹

珠，石砝应节而扬葩。（晋·郭璞《江赋》）

（１６）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

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

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皀，明

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南

朝梁·江淹《别赋》）

例（１５）的“譔虫緁鲎?，鲼央黾儿黾麻黾。王珧海月，土肉

石华。三蹸虾江，鹦螺?蜗”六句，每句都由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表示水生动物的专有名词联合构句

（“譔”，传说中一种能兴云雨的神蛇；“虫緁”，一种

鱼，其状如鲋而彘尾；“鲎”，鲎鱼，出交?南海中；

“?”，似虾，益人颜色，有爱媚；“鲼”，鲼鱼，形如圆

盘，口在腹下，尾端有毒；“央黾”“儿黾”“麻黾”，各是一种

鱼。“王珧”，蚌属；“海月”，海生动物，大如镜；“土

肉”，海生动物；“石华”，海生动物，附石而生；“三

蹸”，似蛤；“虾江”，似蟹而小，十二脚；“鹦螺”，即

鹦鹉螺；“?蜗”，小螺），在结构上是“Ｎ＋Ｎ＋Ｎ＋

Ｎ，Ｎ＋Ｎ＋Ｎ＋Ｎ，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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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ＮＰ”式，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实际只是跟

它之前的“潜鹄鱼牛，虎蛟钩蛇”一个性质，是前句

动词“有”的宾语。例（１６）的“桑中卫女，上宫陈

娥”，结构上是“ＮＰ，ＮＰ”，看起来像是对句形式的

名词铺排，实则是跟它前面的“芍药之诗，佳人之

歌”一样，是前句动词“有”的宾语。

６．有些名词短语句看起来像是“ＮＰ＋ＮＰ”式

的名词铺排文本，实则是主谓句。如：

　　（１７）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

女，上宫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

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皀，明

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南

朝梁·江淹《别赋》）

例（１７）的“春草碧色，春水渌波”，表面看起来是

“ＮＰ＋ＮＰ，ＮＰ＋ＮＰ”结构形式，从上下文看似乎

也是独立的言语单位，俨然就是对句形式的名词

铺排文本。实际上，通过我们仔细分析，“春草碧

色，春水渌波”两句，虽然每句都是“ＮＰ＋ＮＰ”式，

但两个“ＮＰ”式名词短语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

主谓关系，彼此之间是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前

句的“春草碧色”，“春草”是主语，“碧色”是谓语；

后句的“春水渌波”，“春水”是主语，“渌波”是

谓语。

７．有些由多个名词短语句构成的名词短语句

群，看起来像是名词铺排文本，实则各名词短语句

之间并非是并列的关系，而是列举分承的关系，在

逻辑上不属于同一个层面。如：

　　（１８）方志所辨，中州所羡。草则藿*

豆

蔻，姜汇非一。江蓠之属，海苔之类。纶组紫

绛，食葛香茅。石帆水松，东风扶留。布?皋

泽，蝉联陵丘。夤缘山岳之祒，幂历江海之

流。磘白蒂，衔朱蕤。（晋·左思《吴都赋》）

例（１８）中的“江蓠”，指香草。“纶”“组”，各是一种

植物（见《尔雅》）〉。“紫”，指紫菜。“绛”，指绛草。

“石帆”，海草类。“水松”，是一种药草。“东风”，

亦草。“扶留”，藤类。可见，“江蓠之属，海苔之

类。纶组紫绛，食葛香茅。石帆水松，东风扶留”

在语法结构上是“ＮＰ，ＮＰ，Ｎ＋Ｎ＋Ｎ＋Ｎ，ＮＰ＋

ＮＰ，ＮＰ＋ＮＰ，ＮＰ＋ＮＰ”式，俨然就是六个名词短

语并列的名词铺排文本，实际因为这六句之间在

逻辑上并不是属于同一个层面的，前两句“江蓠之

属，海苔之类”是总说，后四句“纶组紫绛，食葛香

茅。石帆水松，东风扶留”是分承前两句，两者是

列举分承的关系。因此，从语义上看，不属于名词

铺排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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